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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敬

    早期台湾大学中文系没有古典戏曲的课程，图书方面有

一关的参考资料既珍贵而又稀少。学子们想从事这方面的论文
写作，假若不甘人云亦云的拾人牙慧作抄录，而想要作深入

的探讨，有所心得表现，非要特加的勤搜博览，始能见出功

效。当然有关戏曲音乐文学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字声韵的基

础是必备的。比如曾永义教授当年硕士论文的 《长生殿研

究》，即是风晨雨夕不辞辛劳的跑南港中央研究院，废餐忘

寝枯坐书案手披目送之下完成之作，至今说起来仍是兴奋的

事。

    这本《琵琶记研究》也是我所指导有关戏曲方面的论著。

与其他谢碧霞《水浒传戏曲二十种研究》、王安祈《李玄玉戏曲
十三种研究》、林鹤宜 《阮大械石巢四种》各篇，都属精心杰

构，值得引以为荣的作品。最难得盯是此文的作者身属外籍，

而其汉学基础之佳，不输于国人。由行文用辞造句、畅所欲
言在在可证。更可喜的是:举凡有关研治中国古典戏曲的先

决条件莫不了解认识，如格律、排场、结构、韵协、词采、

一音乐，无论多艰深枯燥的部门，都一一探究克服，丝毫不作

滤夸、皮相的文艺欣赏，而是道地硬整的学术论文。有关《琵



琶记》研究的作品，此篇可说是极有分量的，丝毫不苟的佳

作，此外不作第二人想。

    书中有一特别的资料，在最后排场一章，引录了现在绍

兴戏 (越剧)及广东戏 (粤剧)中儿个段子，如越剧的南浦、

描容、悲逢，粤剧的思家、庙会，与高明的古典戏曲作一比

照，古今雅俗不同，各尽其妙非常有趣。也可见《琵琶记》故

事的深入民间。

    本书基本上在七十年代已写成。近年来经作者再行整理，

筹办出版也有一段日子了。因为序文迄未交稿，以至拖延，

真是愧歉。当年台师静农八十寿诞论文集中，拙作《琵琶记
中的宝藏》一文，就是由想到此书的序文的事而引发的，这

可能是对《琵琶记》的另一种研读方式的介绍，也是对《琵琶
记》重视的品尝。

    是为序。

                                  清徽  一九九三年七月挥汗



作者高明的生平事迹

一、时 代

    高则诚所处的时代，正是元朝走向衰微、崩溃和灭亡的

时代。

    元朝之所以很快地走上衰亡的道路，有几个因素:

    (一)帝位争执:自成宗 (铁穆耳)到顺帝即位·的近四

十年内，就换了九个皇帝。每次的更易中至少有一半于嗣位
时发生纠纷，掀起政变或战争;同时每次皇位继承的争执，

多由臣下发动，实是史上罕见。因此，无形中削弱了元朝的

统治力量。

    (二)土地夺占:蒙古贵族对土地的夺占是史无前例的:
黄河以北的区域，大多数的农田变成蒙古贵族的牧场。长江

以南虽无北方严重，但仍有不少田地被蒙古贵族和寺院占
用，特别是则诚的家乡一带，遍布着南宋的官田，都被蒙古

贵族和寺院占用。〔注一〕 这样一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受

了毁灭性的破坏，从而毁灭了这个王朝的经济基础。

    (三)灾患捐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根本不重视农业，

当然也就不注意水利事业。根据史载:元代，黄河决口共有

六十一次之多。每次决口，都得驱使成千上万的人民抢救。

〔注二〕 这种灾难和摇役是非常沉重的，于是就在至正十一

年 (1 351)元廷征发人民开黄河故道时爆发了反元运动。



    除了水灾之外，其他灾患如旱灾、虫蝗灾等经常发生，

造成严重的饥荒〔注三〕。处此情况下的人民已够苦，还要负

担许多的苛捐杂税，更是苦不堪言，但是更惨于此的莫过于，

受到那批“输钱索物要酒浆，磨牙吮血如虎狼”〔注四〕的贪官-
污吏的敲榨了。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老百姓，真的是求生不

得，求死不能呵比注五〕

    对这种黑无天日的惨不堪言的情形，则诚应是其中的目

击者，亲身感受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则诚在《琵琶记》中把灾_

景描绘得那样精彩逼真，赚人热泪的原因了。

    (四)种族歧视。元统治者把人民依贵贱分为四等，汉

族分属第三、四等〔注六〕，又根据不同的职业把人分为十-

等，而“儒”介于“猖”、“丐”之间〔注七〕。读书人比唱妓还不

如，这真是一大侮辱。则诚身为“最低等”的南人，又是“儒”’

者，对这种侮辱不会是无动于衷的吧。由于种族歧视，汉人

南人参政的机会绝少，到后期为了拉拢汉人，算是放宽了一
些。但即使做官，也是末秩。仁注八〕

    起初，为了避免汉人南人参政，元统治者曾罢行科举一段

时期，直到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恢复。顺帝至元元年(1335)

又罢行，至元六年为缓和反元情绪，又恢复。则诚就是此次

恢复后的第五年考中进士的。但这时，反元运动此伏彼起，

越来越壮大了。首先，方国珍在浙江造反 (1348，即则诚进

士及第后第三年)。至正十一年，北方的刘福通、陈友谅等为

首的红巾军同时并起，南方则有朱元璋等。则诚大概是在至

正十六年以前离职的，因为当时则诚被调任福建行省都事时-

途经方国珍所占据的庆元路，为方国珍强邀入幕，则诚力辞

不从，并且当日辞官不千，隐居郸县的栋社沈氏楼上，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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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的写作。

    总结所述，可知则诚的一生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

尤其是后半生— 自己身为元朝小官的同时，又逢反元运动

的日益壮大，则诚处在汉蒙冲突极端尖锐化的时期，不能没

有矛盾，而他又是一个忧柔的儒者，当然不敢有明显的表示，

所以必然深感苦闷与仿徨。这对则诚的文学生命却有着很大

的影响，在《琵琶记》中，他对蔡伯嘈那种苦闷与仿徨的心理活

动刻划得那么细腻入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人说:则

诚借蔡伯嘈倾吐自身的苦闷与仿徨，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家 世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省瑞安县人。关于

则诚出生的籍贯，向来各家的记载不一:有永嘉、瑞安、平

阳三种说法。产生这种不同说法的原因主要是则诚所生地阁

巷地方位在三县交界的所在，历代隶属不同，所以说法不一，

现隶属瑞安县。我们说他是瑞安县人是正确的。说他是永嘉

人也行，因为永嘉是温州府的首县，以它来概括称呼，并不

算错。永嘉地处浙东，因此他又被称为东嘉先生，或简称为
东嘉。

    根据明代一些文人的记载，温州的永嘉、瑞安、平阳三

县是南戏的故乡。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说:“至南曲，则为

温州人所擅”是中肯的说法。南曲在温州流行颇有一段相当

长的时间，叶子奇《草木子》中说:“徘优戏文，始于王魁，永

嘉人作之。”这和徐文长《南词叙录》所说差不多:“南戏始于宋
光宗朝”，祝允明《狠谈》更上推到北宋微宗章和(1119一1125)

年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在风



气影响之下，不少的温州人确实编写了一些南曲戏文。当

然，有剧本必须有演员演出才行，因此，在这南戏的故乡也

一定产生了很多的演员，正如陆容在《获园杂志》说的:“温州

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则诚生长在孕育

南戏的摇篮地，半生耳濡目染的结果，自然会爱上为当时人

民所喜爱的戏剧文学，终于自己也成为一个戏剧作家。

    则诚能成为戏剧作家，是因为他生长在一个充满戏剧气

息的环境里，但他的作品能成为杰作，在中国戏剧文学上占

着崇高的地位，却是和他出身的家庭有着莫大的关系。除了

他的父亲功甫早就去世不提外，他的祖父高天锡，伯父高

彦，弟弟高肠都是有名气的诗人。与高家有密切关系的陈

家，也是世代书香门第。高天锡的夫人是宋末隐士陈供的女

儿。陈供的三子:兼善、则翁、任翁也都是诗人。则诚的夫人

就是则翁的孙女。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则诚自小在文学

气氛非常浓厚的家庭里，过着‘，师友一门兄弟乐，文章独步

子孙贤”的隐居生活。这对则诚以后的文学生活起着决定性的

影响。

    关于则诚家世的资料，只有元裴庚阁巷陈挺《清颖一源

集》崇儒高氏家编序有大略的提到外，余无所见。现就《清颖

一源集》所提，取两家世系列表于后:[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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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 平

    在过去，文人视戏曲为小道，戏曲作家地位不高，因之

关于戏曲作家的生平少有记载，许多的戏曲作家也就落得

“生平不详”。则诚还算是较幸运的一个，至少有几篇可靠的

记载可帮助我们追查他的生平，虽不太准，可也差的不远。

    则诚生于何年?只有从其弟宾叔着手。《苏平仲文集》卷

五《郑璞集序》:“安固高君宾叔，才甚优学甚邃，长余二十余年，

〔注十习，其伯兄则诚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于余父执也，

而辱与为忘年友，今三十年矣。”苏平仲生于何时?《苏平仲

文集》卷十五《赠徐季子》:“窖予阅世倏四十，守官太学垂五

年。”《明史·苏伯衡传》:“岁丙午:，用为国子学录，迁学正。”丙

午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 (1366)。平仲居太学共六年〔注十

一〕，即自至正二十六年至洪武四年(1366一1371)，那么，平仲

《赠徐季子》应是作于洪武三年 (」.370)，上溯四十年，即可知

苏平仲生于元文宗至顺二年 (1 331)。则诚弟宾叔比平仲大，

“二十余年”，保守地说宾叔比平仲大二十五岁，，即宾叔生于-

元成宗大德十年 (l 306)。再由刘伯温致高则诚诗八首〔注十

二〕来看，都是平辈口吻，所以则诚与伯温之间的年龄相差不

大，现知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 (1311)，厂那么则诚比其

弟大一岁比伯温大六岁是最合理的了，所以可知则诚是生于-

元成宗大德九年 (1 305)。
    卒于何年?不得而知。朱元璋即位那年即洪武元年(1368)

曾召请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他以心疾婉辞，·不久，就死在

宁海。因此，只能这样说:则诚卒于洪武二年或以后的一段

不大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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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诚自小就非常聪明伶俐。这儿有二则故事:(一)有一

日，他的父亲请客，他在桌旁偷食，客人见了，并知他 “善

属对”，有意试他一试，说:“童子不知道理，桌边窃食。”他

立刻对上:“村人有甚文章，中场出丑。”客人再说:“细颈壶

儿，一敢向腰间出嘴。”他又对上:“平头锁子，却从肚里生濡。”

〔注十三〕(二)“则诚六七岁时，即颖异不凡。邻有尚书某，，

绊袍出送客。则诚适自塾师处归，时衣绿衣，尚书戏语之
曰:出水蛙儿穿绿袄，美目盼兮。则诚应声日:落汤虾子着

红衫，鞠躬如也。尚书大惊异，称为奇童。”[注十四〕这些故

事的真实性如何?不能确知，但考之瑞安县志本传所记:“聪

明博学”，万姓统谱:“性聪敏，自少以博学称”，则诚自小聪

明伶俐应是肯定的。

    则诚长大后，发奋读《春秋》，“识圣人笔削大义”〔注十

五〕，结果成为一个“学博而深，文高而瞻”〔注十六〕的学者。他

是一个用世心很热的人，曾叹说:“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

为?”〔注十七〕就这样他走上科举应试的道路。至正四年

(1344)考中乡试，第二年考中进士。中举后即派往处州任“录

事”。在任期间，学道爱人，治教修具，充分表现了他的治

事才千:公正无私，果断保民。“监郡马僧家奴贪残为害，明

委曲调护，民赖以安”〔注十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社

会的风化事件也非常注意，如在处州时，请族孝女陈妙珍，

结果朝廷准请，“召有司具乌头双表之制，族表其门，仍月给

粟一解，养其终身。时八年 (1348)二月也。”〔注十九〕在短

短的三年内，他的治事才干已深得当地百姓的赞颂，所以在

他任满离去时，特立碑纪念，由好友刘伯温为文刻上。郡守前

宪副使徐公对他非常的景仰，不忍他离去，亲率子弟向他讨



教，盛情难却，他因此教了一段短时间的书。不久，江浙行中

书省杨廉夫知道则诚的才干，将他调任杭州行省“垂相椽”。

在这儿再一次发挥他的办事能力，一时“儒生尚其才华，法

吏推其练达”〔注二十〕。因此，每次他椽因故不能上班时，

都由他兼任，堪称能者多劳。他为人鲤直，不苟同人意，意

有不合，便上政事堂慷慨求去。也唯有如此，他才能不受旁

人左右而取得办事的效果。杨廉夫对他非常满意，认为得到

沙可学、高则诚、葛元哲三人，“而浙称治”〔注二一〕。这可
说是则诚出仕以来最光辉的时期。

    至正八年 (1348)十一月，方国珍在浙东起兵。因为则

诚是道地的温州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江浙行省

改调他为浙东“间幕都事”，参加平乱镇压的工作。第二年二

月，则诚随军南征去了。在出发前，他的好友刘伯温 以诗

喊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送行。其中第二首:

江乡积阴气，二月春风寒。

壮士漫胡缨，伐鼓开洪澜。

长风翼万轴，微若横海翰，

马衔伏辕门，栩卫森牙官。
伏俄指天狼，怒发冲危.冠。

就很清楚地指明了南征的时间:二月，地点:海滨。第四首:

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

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

运筹中坚内，决胜千里道。

雷霆截蛟髦，雨露泽枯稿。



怀柔首荣独，延访及黎老。

牧羊必除狠，种谷当去草。

凯歌奏大廷，天子长寿考。

从这首诗看来，刘伯温对则诚这次的南征，基本上是赞同

的。可是，在南征的时候，则诚与领军的行省参政朵儿只班

意见不合。当时情形可能是这样:则诚主张以军力招抚国

珍，对于这一点，伯温是知道的，所以在送高则诚南征诗的

第五首写着:“抚绥属有望，世世为尧民。”但朵儿只班主张进

剿。于是，则诚再发一次“鲤”脾气，“避不治文书”〔注二二〕

了，而朵儿只班一意追击国珍至福州，反被国珍所执。国珍

势益张，结果元廷只好派“大司农达识帖木儿 (前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对则诚甚为赞赏)至黄岩招降，国珍皆登拜。”’

〔注二三〕正与《赵仿送高则诚归永嘉序》:“于是师出愈三时，

卒烦大臣自京师来，以上意抚之而后定”的话相合。

    国珍乱事暂告平定，则诚也因任满还家。临走前夕，诸

友人来访，都为他能稳守立场而道贺，并希望则诚能再出来
作为一番，但这时则诚却感慨万千地说:“前辈谓士子抱腹

筒，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

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注二四〕这确是则诚

的心底话。从话意里，可想而知则诚在宦海生涯的这些年

间，曾遭遇不少人为的磨难挫折。他的人格高尚，脾气鲤

直，因论事而“数件权贵”〔注二五〕而“避不治文书”，这是免

不了的事。尤其是最后三年，随元军南征，那并不是他所

愿，但又不能脱身，使他因受牵制而降志为俗吏，浑浑噩噩
地照章行事，那更不可能。因此他的思想充满矛盾，内心的，



忧愤无时或已，这时他深深觉得仕途的险恶，对于前辈的经

验谈也就深信不疑了。现在任满赋归，这种重获自由的喜悦

之情真是无可言表，他大可“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

时游赤城，雁荡诸山，俯涧泉而仰云木”〔注二六〕了。他有
一首《送朱子昭赴都》的七律，正可说明他这时的心情。

西陵潮落船初发，念子辞家去觅官。

直欲持书上光范，不缩尸卖药过邯郸。

黄河雪消水乱走，紫禁花浓春尚寒。
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

在友人辞家觅官的时刻，则诚居然给他泼冷水，劝他勿将尘

土站污自己的儒生帽子，企图能说动友人打消觅官念头，强
烈地透露了他那种厌弃、蔑视功名的心情。

    他满心以为可像谢灵运那样地遨游山水林泉了，但哪里

想到元在动乱的时候，亚需有德望的文人出来卖力，因此，

退隐不久，又被召任江南行台椽，忽又改调福建行省都事。

赴任途中，经过庆元时 (至正十六年，1356)，已经降元而

任海道运粮遭万户的方国珍想强将他“留置幕下”，但他“力

辞不从”;“又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并且“即日解官”不

干。〔注二七〕

    由于一些文人对则诚不受国珍的延聘而产生误解，认为

他没有民族意识，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则诚不愿留置
国珍幕下，确实理由虽无法知道，但从国珍个人方面研究一

下，就不难了解则诚为何“力辞不从”，并且“即日解官”了。

    根据《方国珍传》〔注二八〕与吴梅村《国初群雄事略》，国

珍的活动情况大致如下:



    国珍兄弟原先在海上贩盐为业，与州人蔡某争盐贩成

仇。不久，蔡聚众海上剿掠遭运，受官府赏格通缉，国珍欲捕

蔡受赏，岂料蔡反自首并使赂减轻罪名，国珍甚为气愤:“蔡

能为盗，我顾不能耶?”于是格杀巡检，入海劫粮艘梗运道。

卜“时至正八年十一月也”。接着:

    至正九年 (1349)— 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追剿国珍至福

州，反被国珍所执。

    至正十年 (1350)— 国珍率众泊松门港索粮。

    至正十一年 (1351)— 元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儿至黄岩

招降，国珍接受。

    至正十二年 (1352)— 国珍复入海。六月，占据定光

观，悉毁黄岩官居民舍。八月，进攻台州。

    至正十三年至十五年 (1353一1355)— 票吐掠台州、温
州、庆元等路，元招谕不下。

    至正十六年 (1356)— 三月，复降元朝，任海道运粮

槽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

    至正十七年 (1 357)— 八月，升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仍兼原职。

    至正十八年 (1358)— 十二月，朱元璋取金华，派人

招降国珍。

    至正十九年 (1359)— 三月，国珍以次子为质，并愿

献庆元等三路请降。朱元璋封国珍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但
这时国珍颇有悔意，告老不任职。

    至正廿一年至廿二年 (1361一1362)— 国珍态度暖味

不明，简直是阳奉阴违。朱元璋“累以书谕之，国珍阳为恐

怖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之，明祖却之。”



    至正廿五年 (1365)— 国珍升任元朝淮南行省左永相。

    至正廿六年 (1366)— 四月，国珍向朱元璋贡银二万

两。十月，国珍改任元朝江浙行省左垂相。

    至正廿七年 (1367)— 二月，国珍既向朱元璋，“复阴泛

海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谅”，朱元璋因他反复无常，“移

书数其十二罪”。九月，朱元璋进兵讨伐;十二月，国珍最后

降明，并且还说了漂亮话:“臣闻天下无道，乘俘浮于海，天

上有道，束带立于朝。”“明祖笑而肴之，授广西行省左垂。”

    以上所举的事实，说明了举棋不定的方国珍的面貌。对

于没有立场，见风转舵，为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而阳奉阴

违的人，则诚当然是鄙薄有加的，自然不愿为国珍所延揽;
同时另一方面，在反元运动如火如茶地进行的时候，再想在

仕途上做一番事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何况他在仕途上受过

磨难挫折，早就厌弃这种宦海生涯了。因此，则诚“即日解

官”后，就没有再出仕。以后为避兵乱，避居郸 (宁波)栋

社的沈氏楼上。〔注二九〕《琵琶记》的完稿，极可能就是在这

个时候。

    至正十九年 (1359) 左右，则诚的好友刘伯温，同学宋

涤等都加入朱元璋的队伍里去了，而则诚还在方国珍控制下

的庆元。洪武元年 (1368)，朱元璋曾召请则诚到南京修《元

史》。代方面可能是太祖“闻其名”而思收罗，一方面也可能
是他的同学宋镰、王伟、好友赵仿的推荐，因为他们都是纂

修《元史》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则诚接受召请，《元史》上必有

《高明传》，也不致累后人受遍搜之苦了。对于明太祖的召

请，则诚以“老疾辞”。不久，就死在宁海。归葬于柏树桥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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